
邢侗与山左书法话语的建构和传播

刘中兴　 　 林苑茹

　　摘　要：晚明时期，区域间的文化认同感和竞争意识日益增强。 为振兴山左书法，构建山左书法话语，以邢侗

为代表的山左文人精英依托以“二王”为主的地域文化资源，积极进行书法复古实践，弘扬复古书风，加剧了晚明书

法地域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在记述和传承地方文脉的文化自觉意识引导下，邢侗亦积极参与地方性文化活动，为
捍卫山左地域文化传统打造话语平台，促进了以复古和崇尚魏晋为核心的山左书学主张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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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侗（１５５１—１６１２），字子愿，号知吾，别号来

禽、啖面生、济源山主，晚号方山道民，山东济南府临

邑县人。 邢侗擅长书法，饮誉万历书坛，与张瑞图、
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大家”，更与董其昌并

称“北邢南董”。 晚明时期，邢侗所在的山左地区受

到鲁西运河的辐射影响，具有来自南方为主的多种

外来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因素。 伴随着区域间的文化

认同感和竞争意识的增强，书法地域多元化的特征

日益凸显，呈现出以吴门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区域延

伸的发展态势。 邢侗利用这些变化，在提高其个人

声望的同时，借由自身的文化资本，以“二王”等地

域文化资源为依托，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为捍卫

山左地域文化传统打造话语平台，促进了以复古和

崇尚魏晋为核心的山左书学主张的传播。

一、相竞又相融：文士交游与
晚明书法地域化

　 　 晚明时期，虽然商业活动使地区之间的联系与

互动更为密切，但并未削弱各地区的区域特色［１］ 。

就书法而言，其往往因地域、师承等原因而形成各种

流派，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 其中，明代的书法地域

流派又尤以苏南为重，明中叶后相继崛起的吴门、松
江二书派成为明代书法地域多元化的集中反映。

明朝中叶，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书派走向繁

盛。 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吴门四家”。 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多

次提及吴门书法的兴盛：“我明书法，国初尚亦有人

以胜国之习，颇工临池故耳，嗣后雷同，影响未见轶

尘，吴中一振，腕指神助，鸾虬奋武，为世珍美，而它

方遂绝响矣。” ［２］７０３１又有“吾吴中自希哲、征仲后，
不啻家临池而人染练，法书之迹，衣被遍天下而无敢

抗衡” ［２］７０５１。 但至嘉靖后期，吴门书派因为在取法

上多以文氏书法为圭臬，陈陈相因，日渐式微。 事实

上，早在王世贞发出“天下法书归吾吴” ［２］７０４６的自

豪感叹的同时，就已有来自松江、休宁、岭南等周边

地区的挑战，其中以松江书派的挑战最为激烈。
松江书派，亦称云间书派、华亭书派。 吴门书坛

鼎盛之时，松江书家陆深（１４７７—１５４４）秉持着强烈

的地域乡土观念 ，曾云 “ 国初书学 ，吾松尝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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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３］ ，提出“吾松”的地域书学概念，对松江地区

优良的书学传统引以为傲。 此时的陆深就已具有建

立书派的前瞻性，大致勾勒出松江书法的早期雏形。
此后面对吴门书坛的鼎盛，松江书家便一致将陆深

作为典范，以与吴门书派分庭抗礼。 松江书派的核

心人物董其昌更是明确提出“吾松”意识，树立松江

书法的大旗：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
遂不复继响。 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

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
文、祝二家，一时之际，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
空疏无实际故。 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

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４］

国朝书法，当以吾松沈民则为正，始至陆文

裕，正书学颜尚书，行书学李北海，几无遗憾，足
为正宗，非文待诏所及也。［５］

董其昌将松江书法家追溯到西晋时的陆机，为
松江书派彰显正宗，贬低吴门，这种共同意识体现了

明代松江地区与吴中地区的地域书风之争。 时人李

银台便已注意到松江与吴门的派别之争，“苏人好

立门户，才隔府便指作别派”，“无怪苏人，彼各有师

承，或钟、王、欧、虞等，必宗一家，所执皆古法，所以

今人不能屈” ［６］ 。 虽时人将松江书家和吴门书家均

称为吴人或苏人，却存在明显的流派之分。
在吴门书派的式微与云间书派的勃兴之间，徽

州书坛也曾一度崛起。 王世贞曾对徽州书坛不屑一

顾：“歙之地， 亦有习者。 既贻讥大雅， 终非可

久。” ［７］由于徽州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学艺术日益繁

荣，徽州籍书家群体不断蓬勃壮大，至晚明时已形成

一定的影响。 以詹景凤为代表的徽州休宁地区的文

人极力宣扬徽州文化，并意欲与吴门一争高下，对王

世贞推崇吴门、讥评徽人的言论进行批驳，批评吴门

书派：“近日海内论书但说文、祝，不复知有魏晋，政
与论学，但说程、朱，不复遑问邹鲁一尔，此其故。 何

哉？ 吴俗善自标致，相为引重，又地当东南都会，声
易于传闻也。 常人向声，疑目言耳，遂乃因陋乘便，
逐流弃源。” ［８］１０３

詹景凤认为吴门书家善于标榜，加之苏州地理

位置优越，使吴门书坛声名远播，时人易被名声的假

象所蒙蔽，人云亦云，由此吴门书法声誉渐隆。 为彰

显徽州书法，詹景凤更是推出徽州人朱熹：
　 　 尝见朱子竿牍数张，盖法鲁公《争坐》书，
无论字体，即行边添注亦复宛然，此之好古而

信，后世希见。

若今日吴中祝希哲、文征仲所缔造，求跻朱

先生阃室，尚须乞元常灵丹五粒，令世上复活二

十余年，临池水重黑时，倘可议也。 然而两君名

竟重于当世，则以国朝书学无人。［８］１０１

除此之外，岭南书家也呈现出异军突起的态势，
如陈献章及其弟子湛若水、屈大均、陈恭尹等人，成
就卓著。 同时，在万历年间北方书法进入了活跃期，
邢侗主张捍卫山左地域书法文化传统，倡导以“齐
风”为概念的新的书法风尚并进而打造北方新的书

法话语中心［９］ 。 随后，米万钟也迅速在北方崛起，
被时人称为“南董北米”。 实际上不管是邢侗还是

米万钟，他们的崛起，都一改明朝前中期北方书坛沉

寂的局面。
此时，不仅地域文化竞争日益剧烈，各区域间的

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 “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
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
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大约各称其伎，以
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
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 ［１０］各地

区间的书法交流等活动，不少是借由文人结社、雅集

品鉴等艺术活动而完成的。 “明人重声气，喜结文

社。” ［１１］雅集结社是文人士大夫社会交往的主要形

式。 明代士人因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组成各种

团体会社，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 据郭绍虞先生统

计，有明一代文人社团有一百七十余家，何宗美先生

进一步考证总数超过三百家①。 书家大多是文人，
结社和雅集活动不仅有助于书法创作，还促进了文

人间的书法交流与探讨。 “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
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 月有

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

规。” ［１２］文士以诗书为媒，吟咏酬唱。 此外，书家在

雅集、品鉴活动中提升自身眼界并互相切磋学习。
明代书画家张应文曾记载隆庆四年（１５７０ 年）吴中

四大姓作清玩会，“余往观焉，一出文王方鼎颜真卿

裴将军诗，一出秦蟠螭小玺、顾恺之女史箴、祖母绿

一枚、淳化阁帖” ［１３］ 。 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 年），邢
侗与董其昌于舟中雅集唱和，品评法书名迹，来自南

北的两位书法家互相探讨自身的书法观念与书学主

张，体现了南北书风的交流与融合。
除结社和雅集外，书家的刻帖活动也促进了各

地区书法艺术的发展。 如无锡人华夏刻有《真赏斋

帖》，被誉为“明法帖第一” ［１４］２２０。 此后又有文征

明刻《停云馆帖》、邢侗刻《来禽馆帖》以及董其昌刻

《戏鸿堂帖》等不胜枚举。 私家刻帖的兴盛，既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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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书家的个性风格，又为地域书风奠定了基础。 邢

侗请董其昌、王稚登等苏南名流为《来禽馆真迹》撰
写题跋，还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书法的交流与融合。

二、复古又尚晋：邢侗与山左书学思想

三吴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书家辈

出，书法活动频繁，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地，甚至引

领全国的书法创作取向与书法鉴藏趣味。 邢侗虽然

自幼深受齐鲁文化的熏染，但随着其仕宦生涯的发

展，特别是在巡按三吴期间，浸润江南风气，感受到

江南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众多南方文人雅士雅集酬

唱，也深刻地意识到南北文化差异：“江南之致，韶
秀而靃靡；中原之风，雄劲而扶疏。” ［１５］４４２邢侗对北

方的不足也有清晰的认识：“北士深沉，往往病声俊

而厌清谭。”“若夫饰椎文陋，倡雅成趣，则北士须之

更棘矣。” ［１５］４３８－４３９此外，邢侗任直隶苏松巡按御

史期间，与众多南方书家的交游不仅影响了邢侗的

书法创作取向，也使邢侗意识到“北人书多怒强气，
南人书多挛缩气” ［１５］６６２。 此时江南吴门书派一枝

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在文征明去世后其后继者皆

“文氏一笔书” ［１６］ ，难掩衰颓之势。 邢侗也因此发

出“吴门今乃寥寥矣” ［１７］ 之叹。 在吴门衰落时，江
左地区的文人精英们，也致力于打造地域文化传统。

万历十四年，邢侗致仕归隐，在广泛的社交网络

中，得以获观大量法书碑帖，极大地拓展了书法视

野。 同时亦专注于书法实践活动，书法素养和功底

日益深厚，“笔力矫健，圆而能转，时亦有得” ［１８］ ，逐
渐领悟到书法创作的内涵。 加之众多复古派文人的

影响，邢侗在赋闲乡居后便进一步提出了崇尚晋法

的复古书学思想：
　 　 甚矣！ 书之难言也。 降自史颉、次及三代，
旨见迭出，用意玄微，笔法深奥，顾非后人所敢

仰测而臆度者也。 迨乎汉兴，典籍毕出，然见行

于世者则后汉蔡中郎。 邕得授嵩山八角垂芒之

秘，故有古隶今隶之别，遂为书家鼻祖。 晋自渡

江以来则右将军王羲之，穷微入妙，卓然为千古

书家之冠，后此虽有佳者，终不及也。 隋唐五代

几乎扫地矣。 宋兴诸君子不能无辽璞之叹，下

此吾不欲观之矣。②

邢侗认识到以右军为法方为正道，此后便以毕

生精力临摹“二王”笔法，“于右军书坐卧几三十年，
始克入化” ［１９］２。 万历二十八年，邢侗致信好友李

三才：“不肖留意此道四十年，自谓能窥典午门

风。” ［１５］７０１标志着邢侗以“崇王”为中心的复古传

统和取法魏晋的书学思想的成熟。 “研精二王笔

法，恒仿佛《十七帖》意，即其卷素所书，亦多述王

帖，可谓极意临摹者矣。” ［２０］ 同时邢侗亦致力于构

建以“复古”为旗帜、崇尚魏晋的山左书法话语，捍
卫山左地域书法文化传统，提升山左的文化地位。
邢侗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突破吴门书法的框架：

　 　 文征仲差可比肩。 祝京兆资才迈世，第颓

然自放不无野狐。 王贡士宠秀发天成，清池惠

风，加以数年，未见其止。 周天球秃颖取老，堂

堂正正，所乏佳趣。 王百穀遒微不凡，未合古

法。 纵横前代得笔得韵，吾闻其语，未见其

人。［１５］６５９

又认为：“书法我朝祝京兆放而不情，文待诏秀

而不局，皆非晋书也。” ［１５］７０１对于逐渐崛起的松江

书派的核心人物董其昌，邢侗认为其书法也是“小
下晋人一等” ［１５］６６５。 可见邢侗对其他书家的批评

和挑战，皆是试图获得书法话语权的一种文化策略。
邢侗书法尤重右军，为重振晋法，他将恢复山左

书法传统的策略点放在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时

代。 那个时代不仅是书法脉络的源头，还是山左乃

至于整个北方书法大放异彩的时代。 邢侗对王羲之

极为推崇，曾作《王羲之像赞》：“身儿亭亭，玄灵引

气。 恬淡精华，尺宅可治。 法海四达，筋骨血脉。 落

落玉虚，千年友魄。 童子服伏，丹楼侠日。 道士仙

人，忽入我室。 遗像在图，徘徊瞻伫。 染迹犹龙，永
无涅滓。” ［１５］６７０文中除描述王羲之书艺外，也体现

了书法人格化的倾向，促进世人对王羲之的推崇以

及对书法的再接受。 邢侗曾对好友葛昕说道：“觚
翰之长，群归江左；碑版之富，亦首金闾。” ［１５］４４７

同时，邢侗通过私家刻帖树立复古尚晋的旗帜，
以重建山左书法。 万历二十八年，由邢侗主持刊刻

的《来禽馆帖》历时十四年之久终于完成，其中主要

收录“二王”法帖，在选刻对象以及编排方式上体现

出明显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邢侗个

人形象的物化体现。 《来禽馆帖》中以《十七帖》和
《澄清堂帖》最为世所重。 张伯英曾评论道：“《来禽

馆帖》中重摹《澄清堂帖》数十则，及唐模《十七帖》
二种最著。 《澄清》视《戏鸿堂》本尤精湛。” “子愿

深于书，选帖具有精识，摹勒亦出江南良工，以故迥

异俗本。” ［２１］１０１－１０２刻帖成为名品不易，明人赵宧

光认为：“名帖易存，名石难得。 非出于书家手勤，
非名帖也；非出于精工手刻，非名石也。” ［１４］２４２《十
七帖》选帖精良，摹刻精湛，其摹石由邢侗亲自“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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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丝发惟惬” ［１５］６６４，由吴门刻帖名家精心打造，因
而邢侗认为其《十七帖》 “竟树寰中赤帜” ［１５］７２５，
“后百余年当以十千享之。 余非过作狡狯言，物固

自有直” ［１５］６６４。 邢侗对刻帖的极高要求，从客观上

起到了醇化“二王”书法的作用。
在刻帖的过程中，法书碑帖的选择、摹勒、刊刻

到成帖作序等一系列环节中，均能见到地域性的甚

至是全国性的文人精英参与的痕迹，这不仅是邢侗

建构、展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还是其建构群体

共识、增强群体认同感的重要手段。 邢侗在《来禽

馆帖》刊刻过程中邀请文人好友撰写序跋和评论，
将其私家刻帖进一步公众化。 张伯英曾具体阐释了

私家刻帖的社会功能：“名贤遗墨传世无多，真且精

者尤希见，非大力不能得，非鉴古有真识，所得亦不

能尽善。 藏者珍秘，非尽人所能获观，纵偶一得见，
亦同过眼烟云。 惟寿之贞珉不啻化身千亿，不胫而

行于四方，人人得赏玩临仿，足慰好古之心，弥学者

之缺憾， 刻者亦借此以传不朽， 洵一举而数善

备。” ［２１］５０《来禽馆帖》刻成后通过名人雅士的推重

和标举而声名远扬，凸显了邢侗的文化声望，成为一

种可依托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对邢侗在地方

社会获得文化话语权大有裨益。
邢侗还与姻亲王象乾、葛昕等山左文人共同致

力于山左书法传统的重塑和建构，试图改变“今世

贤大夫往往谓中原一片地风，烈勋名胜而不屑于雕

虫之技” ［１５］４３７的看法。 新城王氏家族王象乾主持

刊刻的《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德平葛氏家族葛昕

主持刊刻的《平昌葛端肃公家乘集古法书》，均有邢

侗参与，由吴门刻帖名家吴氏父子在万历二十八年

前后摹刻完成。 《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收录的法

帖以晋唐书家为主，包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褚遂

良、虞世南、欧阳询等人，如邢侗所言：“夫自魏而

隋，若岁成以积闰。 繇唐溯魏，犹正嫡以承祧，自余

窃病其未驯，抑亦舍旃而不录。” ［１５］４４６王象乾通过

集古刻帖欲达到“宗之旧拓《圣教序》，而佐以《兴
福》” ［２２］之愿景，同时亦“恒欲揖永和之高步，复淳

化之大雅” ［１５］４４６，皈依晋法，彰显复古。 邢侗将此

法帖与江左刻帖相比较：“吴下号名文翰渊薮，令此

等役付之则皮肤勾当足矣。 安能次骨，谈何容易

乎？” ［１５］７３５此帖虽不能与精美优良的江左刻帖相媲

美，却显示出邢侗等人的地域竞争意识。 《平昌葛

端肃公家乘集古法书》主要包括魏晋至隋末的古代

碑刻，隋以后一概不选，正如邢侗在序跋中言道：
“汉魏乃冠之钟傅，晋则断自王右军，萃六朝以濒隋

季。 唐则多其付授，宋亦辑其偏长，下迨胡元，不乖

余系一人。” ［１５］４４６此帖刻成后，邢侗对葛昕言道：
“从此平昌以幼明大矣，幼明用中原帜矣！” ［１５］４４７

其实早在正德、嘉靖年间，山左著名书家郭谌就已经

有意识地收录大量“二王”等晋唐名贤法帖，“然论

身后之遗，当于二王争流亦所得多矣，书散在天下者

漫不可纪，类成帖如《四体千文》 《同升歌》 《叙古千

文八分书》 《集二王并晋唐名贤法帖》 《草诀草

韵》” ［２３］ 。 另外，郭谌作为嘉隆名臣葛守礼之师，对
葛守礼影响颇大，此后葛守礼之孙葛昕在万历年间

主持刊刻《平昌葛端肃公家乘集古法书》，可以说是

山左书法人文传统的延续。
由于集古刻帖中的碑文用字来自书法经典，因

而该刻帖活动可以说是对书法经典的翻刻，加之从

形制上看集古刻帖并非丰碑大碣，其样式与一般传

统简册无甚差别，易于把玩、传播，正如邢侗所言：
“单碑介立， 则腾播滞远； 乐石杂陈， 则简册斯

便。” ［１５］４４５因此能够“遂令般鬲之乡碑板走天下，
若宝《淳化》 《太清》然” ［１５］６３１。 又因为“北方学者

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也不传于天下” ［２４］ ，结社活动

相对较少，邢侗等山左文人便巧妙利用北方的宗族

优势构建山左地域书法文化。 明朝陈子龙曾指出南

北宗族的差异：“北方旷野，常百里民聚族于一村，
非其同姓，即其亲戚，故相结易亲，相助必力。 江南

之民，散居于野，或一村不及数家，而比邻乃不相

识。” ［２５］邢侗等山左文人将宗族活动与集古刻帖相

结合，“采名贤之妙迹，用光吾祖之彝章” ［１５］４４６，以
血缘、地缘、趣缘为媒介塑造地域书法，亦借助文化

世家的声望与权力，广泛传播山左文人以晋法为宗

的书学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地域文化资源。 除刻帖活

动以外，邢侗还热衷于编纂地方志，撰写书院碑文和

名宦碑记，为山左地方历史名迹题记，积极为捍卫山

左地域文化传统打造话语平台。 同时随着邢侗书名

驰誉中外，在其广泛社交与应酬时，擅于将其复古又

尚晋的书学思想糅合在书作之中，使其得以随书作

而流传于文人圈中，扩大其影响力。

三、古风追随：邢侗与山左书学群体

邢侗高举崇尚魏晋和复古的旗帜，试图振兴山

左书法，打破北方书坛沉寂的状态：
　 　 明盛以来，觚翰之长群归江左，碑版之富亦

首金阊，似泛支流未穷本始。 夫伯喈陈留占籍，
孟皇安定为乡，茂先著于范阳，肩吾奋于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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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谏生于京兆，萧郎望于兰陵。 钟傅王羲，琅琊

颍水，举世所知，巳唯是介。 碣丰螭瑰，篇伟制

播，传北地渗漉。 我人偶睹黄河一曲，文豹一

斑，而谓昆仑为南发之源，泽雾非西钟之秀，斯

则不达之甚也。［１５］４４７

邢侗认为古代书法名家如蔡邕、钟繇、王羲之等

人皆出自北方，北方才是书法的发源地。 而明代以

来，江左书法却独领风骚，北方书坛趋于沉寂，这正

是“泛支流未穷本始” ［１５］４４７。 因而邢侗在北方极

力宣扬复古，一心崇尚以“二王”一脉为代表的晋人

书风，试图为山左乃至北方地区争得书法话语权，形
成与江南书法相抗衡的新局面。 在邢侗复古书学思

想的影响下，山左地区出现一批复古书风的追随者。
邢慈静（１５７３—１６４０），邢侗胞妹，“天资颖慧，

博学善属文，诗有清致，画宗李卫管道昇，俱称绝品，
与兄子愿齐名。 海内一时士绅见片纸只字珙璧珍之

矣” ［２６］ 。 邢慈静从兄学习书法，受邢侗的指点颇

多，“邢太仆有妹曰慈静，孀居，娴吟咏，尤工于书。
余友龚廉仲廷煌自历下归，贻余慈静所临《兰亭序》
石刻，用笔秀逸，盖得乃兄指授之益，巾帼能摹《禊
帖》，自宋宪圣吴后后此其仅见者” ［２７］ 。 不仅如此，
邢慈静“书法酷似其兄” ［２８］ ，清峻秀拔，端庄朴茂，
深得右军之神韵。 明代末期著名书法家刘重庆曾评

论道：“夫人禊帖，自是夫人帖，然而笔法婉劲。 晋

体独存，余不知于右军当年面目何似，然而视禊帖传

世本千百矣，后有真赏，或者其首肯于此言。” ［１９］１０

可见邢慈静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用力至深。 邢慈静

不仅有“善仿兄书” ［２９］７３９７之名，事实上，邢慈静书

法足以比肩其兄。 清代著名文人王士禛就认为“来
禽夫子本神清，香茗才华未让兄” ［３０］ 。 清代书家张

照对邢慈静的推崇可谓是无以复加，“前明书家，愚
以子愿先生为第一，其笔快也；而慈静夫人又快于乃

兄一倍，敢不宝诸” ［３１］ 。
邢慈静为弘扬其兄邢侗的复古书风，不遗余力

地收集邢侗书札墨迹，将其刻入《之室集帖》中，并
在帖尾记述道：“生平笃嗜先太仆兄笔迹，至今病重

尚勤寤寐，检笥得此，遂拭目双钩，命镌工劂之，匪曰

不朽名书，聊借以便规昉云。 慈静。” ［１９］１０可见邢

慈静不仅珍爱其兄书札，并且希望邢侗书法能够播

誉流远，赓续其追奉魏晋的复古书风。 除此之外，
《之室集帖》中还收录邢慈静亲手临摹的《芝兰室兰

亭序》，苍劲有力，拙而不华。
除邢慈静外，邢侗子孙大多亦继承其书法，弘扬

复古书风。 如邢侗之子邢王称“号玉衡，子愿仲子，

以名诸生食饩于庠。 善属文，尤工书法，海内称‘小
邢’” ［３２］１７３。 又邢侗之孙邢命石，“太仆书名大，来
禽集亦传。 文孙能接武，绘事复争妍” ［３３］ 。

山左书家群体不仅具有家族性的特点，同时在

邢侗等人复古书风的熏染之下，山左地区出现一个

活跃的女性书家群体。 除邢慈静外，胶州姜淑斋、高
密单某妾等人也以善书著称。 据王士禛记载：“胶
州宋方伯子妇姜，字淑斋，自号广平内史，善临《十
七帖》，笔力矫劲，不类女子。 又高密单某妾，学右

军楷书，似《黄庭》、《遗教》二经。 二人皆龆龀女子

也。” ［３４］胶州姜淑斋，号广平内史，是清代著名女书

家，“家世善书，氏自少喜临二王帖”，并且“工抚晋

人书，京师士大夫得纨素便面，多珍秘焉” ［３５］ 。 京

师朱彝尊也曾题姜淑斋诗卷云： “三真六草写朝

云。”“仿佛卫夫人。 问何似、当年右军。” ［３６］亦是指

其书法以右军书法为取法对象。
新城王氏家族特别重视子弟的书法教育，因而

擅书者众多，如王象乾、王象春、王象咸、王与玟、王
士禄、王士禛等人皆有书名。 王象乾、王洽等人也与

邢侗共同标举魏晋，师法“二王”。 其中，邢侗与王

象乾志趣相投，皆好书法、文学，交流频繁，此后两家

更是结为姻亲，关系更为紧密。 王氏家族收藏邢侗

墨迹甚多，王象乾侄孙王士禛曾言：“余家与临邑邢

太仆子愿侗为婚姻，故先祖方伯赠侍郎公得其手迹

为多，乱后，尽化劫灰矣。 惟《兰亭序》、《白鹦鹉赋》
（王摩诘）二卷仅存。” ［３７］３９３０又淄博王培荀云：

　 　 临邑邢太仆子愿侗，工书，与华亭董宗伯齐

名。 太仆与新城王大司马象乾为戚谊，王氏所

得先生手迹尤多。 其诗文集甚富，偶然涉笔，风
趣如晋人，惜为书名所掩。 尝见所书《白鹦鹉

赋》，即渔洋得售为其祖方伯公所赐者。［３８］８

王氏子弟也积极进行复古书法实践活动，自幼

追慕“二王”，秉持复古尚晋的书法观。 最为著名的

是王士禛，在其著作《书则》中对魏晋书法极为推

崇，他强调道：
　 　 书法至魏晋尽善与美矣，其迹特以风度相

高。 唐人祖袭以法胜也，而怒张挺勃之气已露。
宋人求诸精神，以己意为书，其弊亦极焉。 陵夷

至元，古风荡然。 明人好尚不同，要去古远矣。
呜呼！ 时代所限，风气之沿不能无背驰。 夫世

之相后也，千有余岁，乌能列坐兰亭，从群贤亲

挹右军之指腕？③

不仅如此，王士禛又将其崇尚复古、追奉魏晋的

精神体现在书法实践上。 好友宋荦就曾评价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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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高秀似晋人” ［３７］５１２０。 同时，王士禛还乐此不疲

地对所见魏晋名帖进行著录或题跋，传扬魏晋书法。
在其著作《池北偶谈》中详细记录王羲之书作之递

藏、刊刻之事，又抄录众多名人题跋。 对于书坛前辈

邢侗，王士禛极为尊崇，作有《过邢子愿先生墓》一

诗，缅怀这位杰出的书法家：“秋晚犁丘道，西风黄

叶深。 婆娑叹宫柳，惆怅少来禽。 一代风流绝，孤坟

牧竖侵。 通家怀旧客，重操雍门琴。” ［３７］８３４

山东掖城人刘重庆也对邢侗书风极为赞赏。 刘

重庆（１５７９—１６３２ 年），字幼孙，号耳枝，明万历三十

八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 刘重庆工书，王培荀曾

评价其“贵为公辅，以书法名当世” ［３８］６３。 “东莱刘

耳枝工书，能自成家者也。” ［３９］ 刘重庆与邢侗交往

密切，对其书法更是极为推崇：“子愿先生，文迫汉

魏，一字不轻下；书追钟王，一波不苟作。 然其文，古
博雄深，少窥其藩；而其书，则挺秀圆浑，多尊其似。
虽海外犹争购之矣，其法凡三变，其拟议二王，标韵

诸米者，其池水未墨时也。 晚造玄微，特精章草，拟
议之极，变化出焉。” ［４０］１４３－１４４受邢侗书风的熏染，
刘重庆也善于仿“二王”草书，其行草书传“二王”之
风而自成面目，开合有度，个性鲜明，颇受后世赞誉。

王洽善书，也与邢侗交往密切。 王洽字涵仲，山
东临邑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仪表颀伟，危坐堂

上，吏民望之若神明。 其廉能为一方最” ［２９］６６２４。
王洽政绩卓越，官至兵部尚书。 不仅如此，其著述颇

丰，有多卷《奏疏》 《吾鼎斋尺牍》 《瑞露馆文集》等

等。 王洽对邢侗书法极为推重：“窃尝妄评先生书

法，晚末数载中，超神入化，墨沈淋漓，满楮生动，殆
如飞鸿饮涧，夭娇千寻，蜃阁翔空，灵幻莫测。 而一

种韵致，则又若京洛少年，鲜衣怒马，手接飞鸢，白纻

舞女，袅弱娇凝，含情颦笑。 人巧天工，可谓各臻其

至，亦各极其趣者也。” ［１９］４－５在邢侗逝世后，王洽

“遽首倡风雅，及铝藻之未谢而聿新之”，不遗余力

收集邢侗手札墨迹，刻成《来禽馆真迹》，以“令后之

学者知所宗溯，不啻如兰亭之于定武” ［４０］１５１。 据王

洽好友张延登跋曰：“余同年友王涵仲裒邢子愿先

生行草杂笔，厘为四卷，命吴郡吴生士端双钩上石，
命曰《来禽真迹》。”“此书俊美圆逸，天骨遒发，迥出

临 晋 之 外， 辛 苦 成 此 快 举， 有 功 书 道 非

浅。” ［４１］５６６－５６７万历四十二年，王洽着手刻印《来禽

馆真迹》，因邢侗书迹“不胫而驰四裔。 然真赝并

行” ［４０］１３６、“尤为海内所珍” ［４０］１４１、“得之者不以

饱蠹鱼即亦斗粟易去耳” ［４０］１３６，王洽收集得艰辛，
很多只能“挟椠就摹，摹已还之” ［４０］１３７，这正说明

社会对邢侗书作的接受度以及欢迎程度。 《来禽馆

真迹》刻成后，王洽遍邀名公硕望为之题跋吟咏，对
于此事，尤侗曾言：“邢太仆书名重一时，王吏部洽

刻其来禽馆帖，董宗伯为跋，雅推服之。” ［４２］董其昌

在《邢子愿法帖序》中云：
　 　 今王司封结集其书，刻成五卷见寄，且所取

惟晚年行押尺牍不矜庄而自合者，充为其眼。
子愿书名满海内，非授梨致石之难，惟是自

谓大好者，若水乳和合，莫为拈出耳。 得司封此

举，如子愿复生，俾余闻《广陵》旧曲，真翰墨中

一段奇事，亦非直翰墨林中一段奇事也。 嗟叹

不足，书此以附不朽。［４３］

关于邢侗书作相关题跋的累积，客观上可被认

为是诸书家对邢侗崇尚复古书风的“反复认定”，其
中作为物质载体的《来禽馆真迹》可反映出众多文

人精英对邢侗山左书学思想的整体性认同。 显然，
以王洽为代表的山左书家在同邢侗的密切交往中，
经历了聆听宣介、切磋交流、请求馈赠、临摹仿效、撰
写题跋、宣扬推广等一系列增进群体认同的阶段。
除王洽外，邢侗弟子张忻及其叔父张孔印也曾搜集

邢侗书法摹刻成帖。 张忻刻《来禽真迹》一卷，其叔

父张孔印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 年）刻成《来禽馆法书》
八卷，并在其后跋曰：“子愿先生书出晋入唐，余家

山房摹勒诸体差备。 此卷小行草，大都尺蹄，语精谨

合度，中有急就数行，尤擅幼安堂室，至于精神骨力，
则由镌法领之而出，善坐卧者其自得之。 天启癸亥

重九张孔印谨跋。” ［４１］５７２今原石已佚，仅有拓本传

世。 又有冯起震之子冯可宾，刊刻《邢来禽先生法

帖》，据李日华《跋邢来禽先生法帖》云：“此刻大都

与冯青方先生往来游戏翰墨之语，气酣神肆。” “桢
卿使君携以入苕，而刻石署中。 正如甓社之珠，泳波

而达震泽，照耀南天，光景煜煜。 其裨益我南土不

浅。” ［４４］邢侗复古书风的追随者众多，位于济南西

的东昌府是邢侗书风的主要沾溉区域，此地人文荟

萃，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并且东昌府位于运

河之畔，交通发达，有助于邢侗书风的传扬。 如出生

于东昌府的清初第一状元傅以渐，便是邢侗书风的

追随者之一。 傅以渐官至武英殿大学生兼兵部尚

书，他在书法方面以邢侗为取法对象，其“书法瘦

硬，秀骨天成，仿佛邢太仆” ［４５］ 。 邢侗的追随者或

直接问学于他，或将其作为取法对象，或将邢侗书作

拓本作为临摹范本，皆可反映出彼时的许多文人士

大夫对邢侗书学思想的认可程度，邢侗书法思想的

影响范围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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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侗逝世后，邢慈静、王洽等人为对其书法成就

予以楬橥与宣介，不遗余力地收集邢侗四散之作，保
存其间的“真精之品”，以弘扬邢侗复古的书学思

想，并且经过收集、宣扬，将邢侗的书学思想转化为

山左书家群体中的一些普遍共识。 毫无疑问，在山

左文人精英的历史性介入之下，邢侗的书学思想和

书史形象皆被显著放大，遂使得更多人士知晓甚或

认同邢侗其人其书。 这些山左文人士大夫对邢侗的

推举，除了自身热衷书法，对邢侗书学理念的认可之

外，更重要的考虑还包括在地域本位思潮的影响下，
对本地的知名书家予以必要的推重，并且力所能及

地恢复山左地区的文脉与文化氛围。

余　 论

邢侗的一生，有着多重社会身份，其仕途短暂却

建立起广泛的社交网络，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包含官

僚、文人士大夫、书画收藏家、商贾等。 通过建构以

自身为核心的社交网络，邢侗在提升个人声望的同

时，也致力于振兴山左书法，打造山左书法话语。 在

书法创作主体、消费者以及书法市场环境的多元互

动下，晚明书法交易日益活跃。 伴随着文化商品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书法的社交功能也日益凸显。 邢

侗以书法为媒介，在社会空间的不同场域中频繁地

与诸多文人雅士展开广泛的艺术文化交游活动，在
享受逸乐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文人士大夫雅文化社

交群落。 随着邢侗书法涵养的不断提升，尤其是经

历了南北之间书法的交融以及山左复古文艺思潮的

浸润后，邢侗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

“二王”传统、彰显魏晋的书学思想。 致仕乡居后的

邢侗，一方面将书斋来禽馆作为文化创作空间，挥墨

临池不辍，精研“二王”笔法；另一方面通过文人雅

集、书法求赠、藏品互鉴、碑帖刊刻等方式努力经营、
维系人际网络，并借由此进而提高自身声望，积累文

化资本。 正是在晚明崇尚复古的背景下，邢侗不断

发挥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依托以“二王”为首的地域

文化资源，追求浑厚雅正的“齐风”，与乡邦文人共

同致力于山左书法传统的建构，逐步强化地域文化

认同感。 由此，书法的社会网络功能与群体身份话

语功能便得以凸显。
优游于地方社会的邢侗，在传承地方文脉的文

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凭借其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力以及所居的权势网络环境，试图在强势的江左书

法外构建山左书法话语，传承“二王”书法谱系。 邢

侗在万历书坛就享有盛誉，“与华亭董其昌分长大

江南北” ［３２］１８７，并称“北邢南董”。 《明史·文苑

传》将邢侗附载于《董其昌传》之后，可见将邢侗与

董其昌并列已成为时人的共识。 然而，关于邢、董并

名也存在分歧。 黄克缵在《数马集》中云：“今世书

家，类称邢董。 然董仅工方寸行书，其余诸体，不能

及也。” ［４６］黄克缵认为邢侗各体兼善，然董其昌“仅
工方寸行书”，在这点上董其昌不能与邢侗相提并

论。 在邢侗之后，北方米万钟、王铎、傅山等人雄踞

书坛，进而增强了“南”与“北”之间的张力和紧张

感，基于此，倪后瞻深有感触：“画家有南北派，书家

不然，然在今日，则诚有南北之异。” ［４７］ 代际风移，
剧烈的社会变迁，晚明至清初的文人士大夫热切追

求真实的自我，崇尚奇趣、奇意的艺术观念风靡一

时，愈来愈多的晚明书家强调书法中的“奇”的特

质，新的书法范式和个性张扬的书风进而逐渐形成。
与其相伴而生的是书法经典权威的式微，晚明书家

开始关注“二王”谱系以外的书法资源，在此历史情

境下，邢侗的文化声望逐渐下降，在书坛的光芒也趋

于暗淡。
晚明时期出现的社会新动态，为邢侗等文人精

英以书法为媒介建构社交网络，建立、积累以及运用

文化资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万历年间，在吴门书

坛式微的背景下，邢侗崛起于北方，以图像和话语为

中心对书法经典积极传承和弘扬，捍卫山左地域书

法文化传统，加剧了晚明书法地域多元化的发展进

程。 邢侗所倡导的复古书法理论和实践对北方书法

的发展起到重要统领和表率作用。 之后，以傅山为

代表的北方书家逐渐超越传统的限制，对以“二王”
为中心的古代经典权威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浪漫主

义书风大行其道。 明清鼎革，受文化风气转变的影

响，追本溯源、回归原典成为清初书法家的主流思

想，傅山成为清初碑学书法萌芽期的中坚人物。 他

倡导回归古法，以北方为中心积极开展访碑活动，为
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书法提供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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